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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育

相传南宋名将
韩世忠曾至江湾屯
军。在如今的宝山
和嘉定之间驻兵
厂，因此后来这块

区域得名厂头镇。
那是南宋建炎三年。“入夜，

韩世忠批阅文件，众蛙群集帐外
鸣声不止。韩走出帐外一看，众
蛙昂首望韩，蛙声顿止，韩惊讶不
已。如此反复多次，韩随手拿起
笔来，蘸朱砂洒向蛙群，从此厂头
附近的青蛙头上都生有红色的斑
纹。另一传说，韩世忠驻兵厂头，
夜间部署用兵，蛙声不止，妨碍了
传令，韩世忠即向蛙承诺如不叫
就予以嘉奖，蛙声顿止。过不久
有一只蛙来讨赏，韩即以朱砂笔
在头部点了一下，从此厂头的蛙
头部皆生有红斑纹。”
以上，是散落在《厂头镇志》

里的一则民间传说。如今，即便
是老上海人也不一定熟悉这个古
镇地名。历史上，厂头镇先后被
划入嘉定、宝山，如今划归普陀
区，其实这块地在物理上没有丝
毫挪动，却已经完成从边郊到中
心城区的跃级。

895年过去，昔日的冰与火

均归于尘土。站在历史上的厂头
镇位置，环望四周高楼环绕，万家
灯火，平静的街面上，车来车往，
于此想象沿着长三角平原能到达
的徐州、盱眙、瓜州渡口；想象金
兵南下，完颜宗翰破徐州，韩世忠
于沭阳兵败，想象没有抓到宋高
宗的金兵纵火
焚扬州城后北
撤；想象整个
江南曾如履薄
冰，而自然却
浑不在意，依旧开花，依旧一候元
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
营帐内的韩世忠一定是五内俱
焚，本应是身经百战、山崩于前也
面不改色的武将，才会连些许蛙
鸣也无法忍受。
春分过后，我在一个平常的

夜里准备穿过一座公园回家。
刚刚下过雨的路面，湿漉漉

的，路灯下，草木抽芽拔节，也是
湿漉漉的。散步的居民对着路灯
下新萌花朵的樱花、结香和郁金
香欣喜取景。即便每一年都会有
春天，每一个春天公园里的这些
花都会开，但人们还是忍不住驻
足停留。而夜幕中的红叶李开着
成片的白花，远远望去，也像湿漉

漉山上的一团岚。
恐怕是方才下雨的缘故，常

年在公园各占一角唱歌跳舞的队
伍今天都不在。安静的空间里，
听见一片咯咯的声响从左手侧发
出。好像有人在转动水车。我有
一刹那的疑惑。那里没有道路也

不见树林人
影，只是空无
一物的黑洞
洞，究竟有谁
在那里发声。

间或一样什么东西在空无中一
动，翻出水花和涟漪，借着路灯的
光亮一圈一圈荡漾出来，这才让
人恍然大悟，那空白处是夜晚的
池塘，咯咯声，就是水边的蛙声。
原来是地气渐暖，蛙群现身，

入夜昂首求偶。过不了多久，孩
子们就能在池塘边用小漏勺捞蝌
蚪了。我想着这些，一边走路，一
边想到白天在上海地方志里看到
的厂头镇的红头青蛙的故事。
人世间斗转星移，曾经的稻田

竹屋、曾经的水网密布，其环境连
带附着于地表建筑上的往事都被
消化在这座城市的日常中。人口
稠密的市区里，蛙声再一次响起。
那被韩世忠的朱砂笔点化过的厂

头镇青蛙的后裔，还存在吗？
当想到一切都在变化，想到几

百年前的此处，与几百年后的此处
均与我无关，但几百年前的蛙声，
和几百年后的蛙声恐怕都不会有
改变；想到韩世忠在此点蛙的11

年后，辛弃疾才出生，想到辛弃疾
写下“听取蛙声一片”时，他见过的
世界与我见到的世界在表象上千
差万别，但人能感受到的七情六欲
却依旧相通……我想，这片土地不
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生命体，不
是四季在流转，而是万物流转，唯
有四季是恒常的存在。
我穿过公园，市声扑面而来。
蛙声如星辉，渐渐随着我脚

步的移动，消失在城市的夜空里。
我知道许多事脆弱易折，我

知道在一座讲究效率的大城市里
生活要适应“变化是最大的不
变”。我知道时间的流速，知道个
人的局限。我知道哪怕是一个人
类幼童也能轻易捉住一只青蛙，
但即便所有人类的财富加在一
起，也不能叫青蛙在季节到来时
停止鸣叫或者改变声调。
我便还能相信许多事就像相

信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春天，当
它要到来时，是不可撼动。

沈轶伦

听取蛙声一片

我的父亲在他三十三岁那年拥有了第二个孩子，
即我的妹妹。他儿女双全，志得意满，不再甘于矿上最
底层的生活。他拿出家中所有积蓄决心办一个炼铁
厂，吹起发财梦的号角。
这些钱款有四万元，当中的一小部分，自他二十岁外

出在小兴安岭学木匠攒起，之后到了矿上，下矿井、做装
修、跑农运，足足攒了十三年。更大部分其实是我母亲
养猪及推着自行车在街上卖冰棍、馄饨、
包子所得，其余部分由我大伯筹出。那
时大伯刚刚买了房，七十平方米，四千元
一套，能再筹出钱款支持兄弟实属不易。
我的姑父，小我父亲三岁，是铸造厂

的厂长，所以他觉得炼铁厂的产品销路不
必担忧，父亲把高炉和四间工舍就盖在铸
造厂的隔壁，巴不得高炉里出来的铁水直
接流进铸造厂的熔炉里，他啪啪打着他的如意算盘。
算盘珠子很快散落一地。高炉里从未淌出一滴铁

水。炼铁的门外汉，我的父亲，又苦苦支撑了几个月，终于
败下阵来，一把赔光了相当于大伯能买十套新房的钱，自
此在床上一卧不起。母亲也急得没了母乳，断了我妹的
口粮。学不懂数理化、偏科的我即将升入初三，迎接一次
重要的大考。炼铁厂新盖起的工舍不再热闹，清冷空弃。
那日，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油匠，寻到那里，经

我母亲同意，就在那弃屋住了下来。他白日外出，游于
街巷，谁家中若有家具需要刷油补漆，他便有了收入。
时逢矿上新房兴起，他的活计倒也兴盛绵延。日落时
分，他回来，插红一盘电炉丝，煮沸锅，下一卷挂面，捞
进海碗里，撒一层葱花蒜末，放一勺盐，淋少许醋和几
滴香油，这便是他每日的晚饭。

他就端着这每日如一、从不变
换的一海碗挂面，每个黄昏来找我
父亲，从他包浆般油亮的随身挎包
里取出一副更油亮的象棋来，把我
父亲从床上唤起，对弈。他一只手
端着海碗，另一只手忙着在画着棋
盘的黑黄帆布上游走，逮住我父亲
思谋的时刻，狠挑一箸面卷进嘴
里。那么不起眼的一碗面，他吃得
极投入，嚼得可太香了。我父亲那
时已瘦下去二十多斤，茶饭不思，看
这油匠日日这样有滋有味，打这之
后，也渐渐地肯把自家饭多端几碗，
身体一点点恢复起来了。
那油匠的棋艺依我看实在不精

湛，每每被杀得棋盘空空，而他也不
认输，终至绝境。他真爱悔棋，每被
杀下一子搁棋盘边上，他就醒悟过
来重摆回去。这之后我父亲杀下棋
子来就揣进自己内口袋，再弯下身，
把肚皮窝进去，牢牢抱住，以防油匠
来夺，再后来索性塞给我，让我躲
远。油匠抬眼求我，我便转过身。
我转过身，就看见我父亲在笑。我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的笑脸哩。
油匠总不能赢，可我从来没见过他生气，有一次旁

人笑他，他喃喃说句“下棋嘛，输了，摆上重来。”我父亲
听了，怔一下，若有所思。
暑假过后，油匠来告别，说要回他的家乡河北省井

陉县去，要收秋了。我之前有几回还烦他夜夜来我家
里，那一刻却有点舍不得他了。
我也开学了。往后老油匠没有再来，我没有了他

的消息。初三的课业很有压力，我总在喘息间想起油
匠，想起他吃面，想起他下棋。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每
当想到他，就感觉我父亲千疮百孔的伤和我不知何去
何从的未来，又唤起一股蓬勃的力量，生活和学习都重
新有了意趣。我后来是班里的中考状元，化学拿了满
分，记得最清楚的是如何获得铁的公式。
没有留下名字的老油匠，在那一年，倏忽来了，又

悠悠走了，如今又三十年过去了。在少年的我的心里，
只当他是个神仙吧。

张
晓
飞

老
油
匠

春天象征着生机勃勃
和希望，但有人却常感到
周身乏力，早上睡不醒，且
醒后精神不佳，做什么都
提不起劲。都说“一年之
计在于春”，若总犯困，如
何为一年做打算？
为何在春天会犯困？

《内经》云：
“春气者，病
在头，年高
气弱，清气
不能上升头
面，故昏闷尔。”春日阳气升
发，阳气上升至脑窍则神清
气爽，头脑灵活；阳气不升，
则气血、营养物质无法运送
至大脑，就易导致大脑缺
氧。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
的重要枢纽，“脾主升清，胃
主降浊”，两者既对立又统
一，维持着气机升降出入的
动态平衡。只有升
清降浊，方能气化
正常，若平衡打破，
就会清阳不升，浊
阴不降。春天在五
行中属木，而肝也属木，因
此春天是肝旺之时，肝主疏
泄，若疏泄太过，则克伐脾
土。所以在春天，脾的功能
很容易受到影响。
此外，春季气温渐升，

外界环境水湿增加，湿邪过
盛，脾容易被湿邪困住，反
之，脾失健运又易生湿。正
如《临证指南医案》所云：
“湿喜归脾者，以其同气相
感故也。”脾为湿困，脾运不
及，一则不能运化水谷，不
能将食物转化为对人体有
用的精微物质；二则脾不升
清，不能将水谷精微等清阳

之气，吸收并上输于心、
肺、脑，同时，胃的通降功
能也会受到影响，导致湿
邪等浊阴蒙住清窍，就容
易“春困”了。
哪些人容易被春困盯

上呢？第一类就是长期伏
案人群。《医效秘传》有云：

“动则生阳，
静则生阴。”
所以只有动
起来，脾阳
才能振奋，

一身之气才能运转起来。
尤其是春季湿气重，湿在
体内，湿性黏滞，不动则湿
气难去，体内的湿气淤积
多了，脾阳易被困住，无法
正常升清降浊，所以春困
也被称为“湿困”。第二类
就是喜食生冷食物人群。
长时间食用冷菜、冷水、冰

淇淋等食物，对脾
胃、肠道会形成一
定伤害。而脾胃
主阳，主要通过其
运转来化解人体

湿气和水分，常年食用生
冷食物就会导致人体内水
分、湿气不断淤积，让大
便、手脚、食欲等出现问
题，春季雨水增多，内外湿
结合，易加重身体疲乏的
症状。第三类就是常熬夜
人群。《素问 ·生气通天论》
中说：“阳气者，一日而主
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
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
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
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
三时，形乃困薄。”入夜后
还在劳作，特别是在23点
后，还从事紧张的脑力劳
动，是大耗身体库存阳气
的，阳气不足容易被湿邪
侵犯，脾不能正常运化。
我们该如何应对“春

困”呢？春困与阳气不足、
肝旺脾虚、湿浊内滞有密

切关系，因此，调动身体阳
气、恢复脾土功能是关
键。教大家三招搞定“春
困”。一、刮痧疗法，祛湿
除困。刮痧是中医外疗法
中最常用的泻法，操作简
单，收效明显。刮痧时，患
者俯卧在床上，撩起后背
的衣服，操作者在患者背
部皮肤表面涂一层润肤
霜，先刮位于后背正中线
的督脉，然后再刮督脉旁
开1.5寸的两侧膀胱经。
刮痧时，刮板与皮肤倾斜
45度角以内，从上至下以
轻柔适度的力量刮拭，直
到刮出痧疹。所谓痧疹是
指被刮皮肤表面出现粟粒
状的小红点，中医认为，
“百病皆可发于痧”，刮出
的痧疹是人体风、寒、湿、
火等病理产物。刮痧后使
阳气得以宣通透泄，可起
到行气活络、祛邪解表、健
脾益胃、化湿和中的功
效。二、调整作息，守住阳

气。中医提倡“起居有
常”，人的睡觉要随着季节
的变化，春天应“夜卧早
起”。清醒时，阳气行于
表；睡眠时，阳气行于内。
春天适当调整睡眠时间，
有利于阳气升发。三、饮
食调养，疏肝健脾祛湿。

脾不健运，为湿所困，单纯
补脾则易越补越滞，所以
应补中带消，恢复脾土功
能。如补脾佳品山药，可
健脾补虚，和赤小豆、芡实
等利湿之品搭配则可健脾
利湿，一补一消，脾气健
运，湿气排出，则可清阳
升，浊阴降，心清神明。同
时，春季为肝火旺的季节，
肝火旺，容易出现脾胃虚
弱的病症。中医认为，“春
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养
脾气。”也就是说，春季要
少食酸，多增甘。酸性食
物吃多了会使肝火更旺，
而性味甘平的食物就可有
效调节肝火。
（作者系长宁区天山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
医师）

倪欢欢

春困如何解

金宇澄小说《繁花》中有
这样一个情节：礼拜天下午，
小毛在家被罚写字，却被沪生带去荡马路，直到黄昏
才回家。兰兰看到小毛说，肯定要“吃生活”了。果
然，刚踏进房间，小毛娘一把拖过来，头上一记麻栗
子。小毛娘说，侬个小赤佬，死哪里去了。
其实一记麻栗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哪算

得上“吃生活”。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淘气、不听话，“吃
生活”是家常便饭。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果园里
偷葡萄，父亲看不惯，恨铁不成钢，痛骂不行索性痛打。
“吃生活”总是伴着嚎哭大叫和歇斯底里。一

天，我与小伙伴在城墙根捉迷藏，那里是一大片向日
葵地。后来，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我们把还没成熟的

向日葵花盘全摘了下来。傍晚时，邻
居老太太找上门来，向父亲告状。父
亲气不打一处来，紧绷着脸，对我怒目
而视。我知道一顿暴打就要降临，拔
腿而跑。父亲一把捉住我脏兮兮的手
臂。我转过身，对着父亲的手狠狠地
咬了一口，这更让父亲火上浇油。于
是像拎小鸡似的将我拎到院子里，捡

起一根竹乌箫。一乌箫抽下来，火辣辣钻心地疼
痛。腰背上，屁股上，顷刻爬满一条条蚯蚓似的血
痕。父亲每抽一乌箫，就会厉声问我：“以后去不去
讨债了？”开始，我只是高声哭喊，绝不回答，再几乌
箫抽下来，我丧气地嘶吼一声：“不去了。”父亲再问：
“有没有记牢？”我边哭边大声地回答：“记牢啦！”然
后父亲的怒气消下来，我终于得以解放。我的脸上
挂满了泪水，皮肉早已血痕道道。
“打是亲，骂是爱”，父母打孩子，天经地义。他

们给我们吃米饭，当然也有权给我们“吃生活”。“棍
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是大人打孩子的理论依据。
当我们的长辈还是孩子的时候，其实也吃过无数次
“生活”。等他们自己做了父母，完全忘了儿时的
痛。有的孩子顽劣成性，调皮捣蛋，年长的人就会摇
着头说：“是大人不打的缘故。”
孩子的玩性远强过记性，我们总是“吃过肚饥，

打过忘记”。三天不打，父母的教导就成为耳旁的一
阵风，就会故伎重演，上房揭瓦，于是，夹杂着鸡飞狗
跳的打骂便隔三岔五卷土重来。
一年夏天，我和我弟弟到人家地里偷黄瓜。被人

发现，一直追到我家。父亲突然沉下脸，命令我们跪在
堂前，先对我噼里啪啦一阵痛打。这时，我弟弟倏地从
地上跃起夺路而逃。村子里，弟弟哭哭啼啼在前面逃，
父亲骂骂咧咧地在后面追，弟弟的奔跑能力已经让父
亲望尘莫及。一路追赶下来，父亲慢慢地就泄气了。
父亲虎着脸，凶巴巴地警告弟弟：“别再回来！回来就
敲断你的腿！”弟弟在外面躲到天黑，才悄悄地回家。
其实，父亲是决不会往死里打我们的，毕竟被打

的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更多的时候是掀开
裤子打屁股，或在手脚上做些文章，那都不是身体的
关键部位。其实，打在孩子身上的鞭子，肉痛的是父
亲自己。打的时候是解恨的，打过后就又后悔了。
童年的记忆中，我有无数次“吃生活”的经历，那

切肤之痛至今难忘。然而，除了当初挨打时深感委
屈，除了当初讨饶时口是心非，如今重温那时的皮肉
之痛，我丝毫没有憎恨父亲的意思。我知道，我们小
时“吃生活”毕竟只有一点点皮肉之痛，而我们的父
母，为了家庭操心操肺，还要承受身心的重重折磨。

只是，当我们真正理解他们的痛
楚时，他们再也打不动我们了。

胡
圣
宇

吃
生
活

春青，夏赤，秋金，冬墨。中华
文化，数千年的色彩智慧。
这里虽没有“苔痕上阶绿”，却

有“草色入帘青”。展卷、问篆、唱
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手绘丝
帘；古与今、静与动、虚与实；千年不
褪的流行色，行云流水间由暗至明，
盛放眼前。
金色光点聚成缕缕丝网覆在二

楼图书馆的地面，撒下一地金灿灿
的甜蜜。临窗而坐，品读千年之前
的文字，寻找沧海中的遗珠，嗅得唐

风宋韵亘古不变的浓郁墨香。那一
刻，我的心被历史潮流裹挟，与衣袂
轻扬的太白、子美、东坡、易安，如此
之近。读他们的桀骜不羁，狷介疏
狂，抑或他们的缱绻情思，几多悲
喜。渐渐地我就成了他们，在草色
烟光里伏于文案上，一笔笔把过往

的沉浮起落，融入柔软的宣纸。复
杂的情感如潮涨落在心中，恍惚间
我看到，风骨清嘉的笔锋末梢，于
时间长河里，默然与我们对望。

悦读如此美妙！静止的文字
幻化成跃动的生命，在身边轻轻走
过，留下美好的笑靥。
礼乐雅集，读书传承。凝固的

建筑里，流转着春之曲，生命的赞
歌，向我们轻轻诉说。习字读书须
骨气，盘根错节见精神。
春风拂面露华浓！

何 芳

春风拂面露华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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